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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巩本勇
我的故乡马踏湖，坐落于

鲁中山区与鲁北平原的交会
处，无论是湖泊的苇地，还是台
田的麦地，都有一种独特的野
菜，名为曲曲菜。它的学名叫
做“苣荬菜”，叶片比苦菜更厚
实，花朵比蒲公英更小巧。每
当我回到故乡，母亲总会为我
准备一盘新鲜的曲曲菜，蘸着
蒜末享用。尽管已习惯于鸡鱼
肉蛋的滋味，但我对曲曲菜的
喜爱依然如初。

曲曲菜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那苦涩的味道，仿佛与人们
常吃的苦瓜有异曲同工之妙。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尽
管味道苦涩，人们仍然乐此不
疲地品尝着它，更何况曲曲菜
本身还具有药用价值。

它的生长环境颇为特殊，
只在盐碱土地上茁壮成长，常
常形成一片片繁茂的景象。它
的叶子长长的、窄窄的，边缘还
有锯齿状的齿牙，看上去挺特
别的。曲曲菜呈放射状，层层
叠叠，而根部则是洁白无瑕，笔
直地扎根于地下。每年的三月
至六月，无论是在河沟边、麦地
里还是苇地里，都可以轻易地
采摘到它。

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故
事，与曲曲菜息息相关。相传
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位太子在
逃亡过程中，穿越了一片荒芜
之地。他饥肠辘辘，疲惫不堪，

正当绝望之际，发现了一片野
菜。那些野菜长着锯齿般的叶
片，中间是暗红色的脉络，一棵
挨着一棵，一丛连着一丛。他
迫不及待地采摘了一把塞入口
中，顿时一股清甜的味道弥漫
开来。他激动不已，觉得这是
他从未尝过的美味。于是，他
狼吞虎咽地吃了个肚儿圆，浑
身也重新充满了力量。后来，
这位太子登基称帝，却忘记了
那种救过他命的野菜。十年
后，当他的銮驾再次经过那片
土地时，他看到了那种野菜，急
忙命人呈上来。然而，当他品
尝时，却发现满口都是苦涩的
味道，与当年的美味截然不同。
他询问当地的官员原因，官员
战战兢兢地回答说，那种野菜
以前确实是甜的，但不知为何
后来变得苦涩了。那位皇帝感
叹不已：“它心中有曲啊！以后
就叫它曲菜吧！”这便是曲曲菜
得名的由来。

马踏湖区水量充沛，使得
这里的曲曲菜长得格外新鲜水
灵。生吃蘸酱时几乎感觉不到
苦味，而下锅做粥时则能增添
多种维生素。在困难时期，曲
曲菜曾帮助人们渡过灾荒，充
饥解渴。如今，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大鱼大肉已不再
是稀罕之物。为了寻求口味的
变化，人们纷纷挖掘曲曲菜来
品尝。

马踏湖有着两万多亩的芦

苇荡，芦苇在春天
发芽，立冬前后收
割。虽然管护芦
苇不像侍弄庄稼
那样繁琐，但也需
要施肥浇水，只是
不需要像庄稼那样
精细管理。湖区人
称这种管理为薅苇子。
薅苇子的日子大多是在
水草长势旺盛的夏季，因此
人们在苇地拔草的同时，也会
顺便采摘一些苇地里的曲曲菜
来食用。苇地里的曲曲菜有两
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由于芦苇
茂密遮盖，使得它显得格外鲜
嫩；二是借助水肥充足的地力，
它能长到一米多高，这在其它
地方是很少见的。

初春时节，曲曲菜萌生的
嫩芽又被称作曲曲芽，这在城
里的宾馆饭店里可是上等的美
味佳肴。集市上也开始销售曲
曲菜，春天刚挖来的嫩曲曲菜
每斤能卖到十元左右。说起来
可能让人难以置信，曲曲菜虽
然苦味甚烈，但吃到嘴里却能
让人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快
感。那苦味过后，舌尖还能爬
上一种甜丝丝的感觉，真是令
人回味无穷。

虽然我现在生活在县城
里，但每当馋瘾发作时，我也会
从县城的地摊上买一小捆曲曲
菜回家解馋。闲暇之余，母亲
也会在老家院子的空地里种上

一
小 块

菜 地 ，虽
然说是菜地，但种的几乎全是
曲曲菜。每当母亲进城时，她
带给我的东西总是小饼、小葱
和曲曲菜。

每年六月之后，曲曲菜开
始抽拔出主干，向上笔直延伸。
最终，在顶端蓄出圆圆的花骨
朵，开出一朵朵金黄的小花，形
如菊花，引得蜜蜂蝴蝶纷纷前
来。这时的曲曲菜已不能再食
用了，但将其入药却是一种宝
贵的药材。它与中药败酱草同
属一族，性能相近，具有清热败
火的神奇功效。等花儿谢了，
就会结出那种细细长长的种
子，风一吹，就会随风飘散，好
像在告诉我们：“嘿，看，我也能
飞！”

曲曲菜不仅是我故乡的一
种野菜，更是陪伴我成长的一
种情感寄托。因为在这里，我
品尝到了生活的苦涩与甜蜜，
也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恩赐和生
命的尊严。

曲曲菜，追寻乡野之味

□ 张修东
春天的到来，像极了一个

呱呱坠地的孩子，满眼好奇，处
处陌生。

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个叫
做春天的孩子，它摧枯拉朽，
一往无前。正如作家史铁生
所言：“春天，生命力已如洪
水般暴涨，那是幼小的灵魂
被强大的躯体所胁迫的时
节，是简陋的灵魂被豪华的
躯体所蒙蔽的时节，是沙哑
的灵魂被喧腾的躯体所埋没

的时节。”
万物滋荣就在眼前，河边

的嫩柳、田地里的野菜，按捺不
住激动的心情，铆足了劲儿，互
相鼓励着，露出鲜嫩的芽儿，一
发不可收地舒展身体，在黄土
地上展现出绿韵，大地的颜色
丰富起来。我和妻子挎起竹
篮，手握小铲寻觅，一步一停，
几步一弯腰。荠菜们默不作
声，有意无意地和我俩捉起迷
藏，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我们犀
利的眼神。

村头的柳树，最喜欢仲春。
春风摇曳，借势泛绿，青青的枝
头长出叶的萌芽。不远处的田
野上，一个个鸟窝是麦田的守
望者，窝里传出了动听的语言，
小鸟叽叽喳喳，在探视春天。
抬眼望远山，单调和寂寥被春
风撵走，绿韵无限蔓延，整个世
界扬起生机之帆。

相比其他三个季节，有
人形容“春脖子”短得可怜。
暮春时节，嫩柳不再鹅黄，已
完全变绿，春风一来，它精神

抖擞，无休止地画着微弯的S
线，翩翩起舞。河边的柳树
最有韵味，柳枝拍打着水面，
营造出和谐融洽的氛围。万
物充盈着生机，性情中人，谁
不怜惜短暂的春日呢？梨花
白桃花红可以作证，在小道
上奔跑的幼童可以作证，轻
装上阵的老者轻快的脚步可
以作证……

花落之后嫩叶初上，新的
一轮生命接力启动，没有一丝
遗憾，有的只是绿叶荡漾。

暮春绿韵

□ 程应峰
有谚语云：“山不碍路，路

自通山”，意思是说，山再深，也
阻挡不了人们前行的脚步；岭
再高，也少不了盘山而上的有
心人。一句话，路在脚下，有山
必有路。

汪国真在《山高路远》一诗
中，写下了“没有比人更高的
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之句，
旨在告诉人们：人生之路再长，
追求者的脚步都能将它丈量；
困难之山再高，奋进者的双脚
都能将它登攀。每个一心向前
的人，都会在不懈不怠的追求
中，将平淡化为激越，将苦涩化
作甘甜。

《西游记》八十回有载，唐
僧一行走在路上，前头，高耸入
云的山，气象森森，挡住了去

路。三藏心惊，问道：“徒弟，前
面高山，有路无路？势必小
心！”行者笑道：“师父这话，也
不像个走长路的，却似个公子
王孙，坐井观天之类。自古道：

‘山不碍路，路自通山’，何以言
有路无路？”

是的，山不碍路，有心自有
通山之路。尘世之间，只要心
有所向，不轻言放弃，所有的艰
险，所有的障碍，都会匍匐在行
者的脚下。

这山野，不止有流岚缠绵、
山花烂漫、山鸣谷应，更
有风雨沧桑、雄关险
隘、历史烟
云。与山
共情，便
有 了 磅
礴之气。

有从山里走出去的人，就
有从山外走进来的人。无论是
走进还是走出，只要他们有缘
于山间，浸染过山野的浩然之
气，便注定会拥有安然自在的
心境，永恒博大的胸襟。

山，永远是丰富而多情
的，它们演变成多姿多彩的大
理石，演变成古色古香的木
雕，演变成解乏养神的红茶绿
茶……恍然间，我听见山路之
上，山林之间，山民们热切的

呼唤，以及山和
谷 应 的 倾 情 对
唱；或者，偶尔与
老屋默然相遇，
偶尔与千年门楼
无 言 相
对……

行者路自通

又是一年槐花开

□ 胡正彬
故乡人在新村奠基的时

候，一定要在村口栽上几棵
槐树，作为入村的向导，也作
为村庄的见证人和守护神。
每一个村庄的历史，都记在
老槐树的年轮里，老槐树的
根，就是离乡人的根，不管走
多远，不管走多久，顺着这条
根，都能找回来。

一个陌生的过路人，不
用打听，不用看村志，只要看
看村口的槐树，就知道这个
村庄的大致年龄了。

有了这几棵槐树，剩下
的事你就不用管了，要不了
几年，故乡的坡上，岭上，山
沟里，河堤上，只要不长庄稼
的地方，都会长出槐树，不是
人们刻意栽种的，槐树会借
助风的翅膀或者鸟的翅膀，
播撒生命的种子。

每年农历三月，故乡的
槐花一夜之间就突然绽放
了，一觉醒来就槐花满天了。

远远近近的蜜蜂都赶来
了，嗡嗡嘤嘤地唱着，快乐地
忙碌着，相互竞争又互不
干扰。

时间不等人，采花趁花
期，村里的孩子们全出动了，
大的扛着长竹竿，小弟弟小
妹妹们拿着袋子，一路小跑，
跟蜜蜂竞赛去了。

举起竹竿，伸进花丛，一
钩就是一兜篓，装满一袋子，
就派一个人背回家，来回都
一路小跑。

拾花的过程，还不耽误
尝鲜，用舌头舔舔花心的蜜，
香香的、甜甜的，香是清香，
甜是甘甜，难怪蜜蜂们这么
喜欢。

碰到大树，竹竿也够不
着，就要上树，当仁不让的，
是男孩子们，不管是哥哥还
是弟弟，都要上，不能让女孩
子冒险，这是男孩子的长处，
也是男孩子的担当。

外地人吃槐花，图的是
鲜香，刚采回的槐花，立即就
要吃的，蒸着吃，炒着吃，油
炸了吃，包包子吃，凉拌了
吃，各种各样的吃法。老家
人却能沉住气，把新鲜的槐
花拿清水洗干净了，再用开
水焯了，放在铺了布的房顶
上，晒成干菜，收藏起来，慢
慢地吃，想什么时间吃，就什
么时间吃，能吃到过年，能吃
到又一年的春暖花开。

我们老家人吃槐花，也
有多种做法：槐花炒韭菜，一
清二白；槐花炖豆腐，一锅纯
净；槐花炒小虾米，红白喜
人；当然，也能包包子，也能
炖腊肉。干槐花像一个性格
随和的人，跟谁搭伙，都能和
谐相处，既不破坏你的风格，
又能保持我的个性。就是不
跟任何菜搭配，单炒槐花，也
是一道美食，筋道，有嚼头，
有黄花菜的感觉，又异于黄
花菜的香味。

在外地，每年的花开季
节，也能吃到槐花，刚入口的
鲜香是一样的，但嚼到最后，
似乎少了点什么。多少年
后，我终于明白，少的是故乡
的味道、儿时的味道、母亲的
味道。


